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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女将张琴秋传
李 蕾 杨雪燕

! ! ! ! ! ! ! ! ! #$%首先向着大巴山开拔了

有道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大巴山从北麓
到南麓斗折蛇行几近三百公里，单是那冰天雪
地，云遮雾罩，就将对整个部队的体力和意志形
成又一次严重的挑战。

!"#$年 %$月 !&日拂晓，先遣部队———红
七十三师，首先向着大巴山开拔了。寒风如针如
刺，往人脸上、身上乱扎，行至大约三四十公里
处，风就卷起团团雪花，铺天盖地，人睁不开眼，
喘不上气。在这种情况下，张琴秋不放松宣传工
作，她即兴编出了顺口溜：“过了大巴山，建立根
据地；山高路再远，风雪只等闲；英雄何所有，红
四方面军。”宣传人员分散在队伍前后，给行进中
的部队鼓劲打气。

山势越来越陡，部队前进的速度也慢了下
来。有个叫断魂岩的地方，上看一线天，下看一条
渊，路又窄又细，弯弯曲曲往上盘旋。加上下雪，
山路又湿又滑。总指挥徐向前就站在一块岩石边
上，指挥着经过这里的部队，要小心，要小心，他
说，只要过了大巴山，我们就在川北建立根据地。
川北，那可是个美丽富饶的地方啊！同志们，加
油，但注意脚下留神。王树声要上去搀扶徐向前，
徐向前说，你不用管我，走这种山路，我有经验。
不一会儿，张琴秋也走到这里，只见她手里拄着
一根树棍，一步一步，走得非常小心，非常艰难。
这时，徐向前对王树声说，来，咱两个一前一后，
让张主任走在我俩中间。你俩随我紧擦着岩石边
走，准保太平无事。
上山的路，整整走了一天，到达山顶，雪反倒

停了，但见山头上银装素裹，白皑皑一片，包括山
林、峡谷都是白茫茫的，景色蔚为壮观，积雪和冰
川构成了一个水晶般的童话世界，在渐渐黯淡下
来的天色下，宛若一尘不染的仙境。部队在山顶
上过夜。战士们有组织地选择避风的地方，清扫
积雪，然后就着山石搭起简陋的几间草棚，主要
用来满足伤病员。徐向前和王树声从自己的稻草
里匀出一些，让他们的警卫员给张琴秋送去。警
卫员对张琴秋说，首长吩咐，张主任是南方人，又
是女同志，不耐寒，别冻坏了身体，让把这些稻草
全都铺上。张琴秋的心里热乎乎的。谁的身体不

是肉长的，如此滴水成冰的境遇之
中，总指挥和王师长却想着别人。张
琴秋发自内心地对警卫员说，谢谢总
指挥，谢谢王师长，告诉他们，我会照
顾好自己的。张琴秋裹在厚厚的稻草
里，沉浸在黯淡山色的包围中，很快

瞌上了眼帘……
沈泽民出现在她的面前，这是离开鄂豫皖后

的第一次。沈泽民是那样一种既有几分焦虑又有
几分悲切的神情，有些戚然地望着张琴秋，说，你
们去了哪里？你们走的那晚，我听到了雁唳，你知
道么？我就知道你们会走得很远……张琴秋说，
去川北。川北可以创建根据地，部队就可以得到
好的休整……你们真的不再打回来了么？可知道
我们在鄂豫皖的坚守是多么艰难。说着说着，沈
泽民突然发起火来，他妈的，都是这个张国焘，扔
下我们，带着主力逃跑了。张琴秋上前去想捂住
沈泽民的嘴，沈泽民偏执地左右晃动脑袋，还在
说着一些指责张国焘的话。张琴秋急了，狠劲一
跺脚，把自己从梦里跺醒过来……哪里有什么沈
泽民，天黑沉沉的像口锅，就要沉重地扣下来的
样子。

醒后的张琴秋十分懊恼，泽民，她在心里这
样呼唤着，她不知泽民现在的情形怎么样了，他
的病，是不是好了一些？她是多想和她的泽民再
多说几句话呀，哪怕是在梦里。她也担心泽民的
情绪，就像刚才梦里那样，不仅无济于事，还将妨
碍他身体的恢复。红军主力都走了，这是泽民当
初竭力反对的，而他自己非要坚持留下来不可，
是对？是错？是祸？是福？张琴秋怎么也理不出
个头绪。现在，红军主力已经行进在自陕入川的
大巴山上，鄂豫皖更是山高路遥，泽民，多多保重
啊，她在心里这样对他说……张琴秋睡意全消，
再也睡不着了，她又想到他们的女儿玛娅，自他
们走后，玛娅一个人留在莫斯科的国际儿童院。
残酷的战争环境，使张琴秋无暇想念自己的女
儿。女儿该是六岁多了，她不知道再见到女儿会
是什么时候，什么年月，女儿已经长成了什么样
儿……
张琴秋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了，一是刚才的梦

境，二来是因为山顶上太冷，尽管她的稻草比别
人都厚，但也毕竟只是稻草，她不知道总指挥和
王师长他们是怎么抵抗这严寒的。实在睡不着，
张琴秋索性爬了起来，一个人来来回回地走动，
活动着身体，借以加快血液的流速，让感觉暖和
一点，她觉得，浑身的血液都快冻得凝固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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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他终于做了一个决定

张小海一脸的兴奋，坐到了武家根的床边，
说道，大哥，你知道我今晚都跟谁在一起吗？武家
根淡淡地回答道，我也不是神仙，怎么能猜到呢。
夏秋莲，夏老师！张小海脸上堆满了灿烂的

笑容。
武家根一愣，他还没有说话，就听张小海又

说，我今天约她去看影戏了，没想到她很
爽快地就答应了，看完影戏，还一起去了
咖啡馆喝了咖啡，那咖啡可真难喝，可也
不知是怎么了，只要和她呆在一起，再难
喝的东西，也变成了美味，我也不知道这
是怎么了，肚子里像是有说不完的话要
跟她说，她总是微笑着听我说，她涵养真
好，从来都不曾打断我……还有，她笑起
来真温柔，大哥，你是没见到夏老师的
笑，真是……真好看。

武家根想起了第一次去工人夜校上
课的情形，他原是不情愿去的，却被张小
海拉着去到了课堂，他记得张小海就是为
了夏秋莲才去工人夜校的，现在想来他一
定是从那时就喜欢上她了，他可真是糊
涂，后来怎么就没有留意过张小海呢。
张小海依然在滔滔不绝地说着晚上

与夏秋莲约会时的情景，武家根忽然问
道，三弟，你很喜欢夏老师吧？
武家根的问话打断了张小海，把他一下子从

晚上兴奋的情绪中拉了出来，他愣愣地看着武家
根，沉吟了一小会儿，而后很老实地回答道，是
的，大哥。为什么不告诉夏老师呢？武家根问道。
张小海说道，说实在的，我怕。武家根一愣，说道，
怕什么？怕我配不上人家，她是大学生，父亲还是
大学里的教授，我是什么？只是一个穷工人，我觉
得我就算是找机会跟她说了，她也很有可能会拒
绝我，所以……张小海没有说下去。
武家根替他说了下去，他说，所以，你就把这

份喜欢，这份爱，默默地埋藏在心底，是吗？张小
海点了点头，他没有丝毫犹豫就承认了。武家根
问道，那你现在为什么又不怕了呢？张小海回答，
大哥，说出来你别笑话我，是因为二哥。
武家根疑惑地看着他，他不明白这事情与王

德宝有什么关系。
只听张小海接着说道，我看到二哥追刘丽

丽，我真的打心底里佩服他，他连刘大小姐都敢
追，那我又为什么不能追夏老师？当然，夏老师可
以不选择我，但这并不影响我去喜欢她，我有权

选择对她好，我记得在第一次去工人夜校听夏老
师上课的时候，她就说过：人生来是平等的，没有
富贵贫贱。所以我想我虽然穷，没有文化，但我有
权喜欢她。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喜欢一个人，就是
要对她好，看到她笑，看到她幸福，我就会感到由
衷的高兴，真的，大哥，我今晚就很高兴。
武家根看着张小海，他觉得今晚的张小海不
仅高兴，还很幸福，他的幸福源于那个名
叫夏秋莲的女孩。也许，张小海并不十分
清楚自己的心思吧？要不然，他也就不会
叽里呱啦地说这么许多了。

武家根知道今晚他注定是要失眠
了。张小海跟他的其他两个兄弟稍稍有
所不同，他在江岛上曾经救过自己，若不
是他，他早就已经淹死在江里了，那一
次，张小海受了伤，他还记得小海身上那
一道道被礁石划破的伤口是那样的触目
惊心，而他更清楚地知道张小海对夏秋
莲的感情有多真挚多深厚，经过这些年
的风风雨雨，张小海不仅没有减少对她
的爱，反而与日俱增，若是没有她，张小
海是绝不会走进工人夜校的课堂，绝不
会跑到荒芜的江岛上接受苦不堪言的训
练的，绝不会接触到共产主义信仰，也绝

不会那么心急火燎地跑到苏北的李府去救人，更
不会在回上海的船上为她洗手帕，买零嘴……若
是连张小海都觉得配不上夏秋莲，那自己又如何
配得上她呢？他和张小海不同，他结过婚，有一个
年幼的儿子，现在身边还多了一个未过门的媳
妇，他跟她在一起只会对她造成困扰，而红英又
是赵叔的女儿，是引领着他走上革命道路的赵叔
的女儿啊。
武家根一宿没睡，他仍然瞪大了眼睛，在黑暗

里直勾勾地看着天花板，耳畔张小海的鼾声在有
规律地响起。他终于做了一个决定，一个早就该做
出的决定，他知道他总归是要迈出这一步的。
武家根蹲在纱厂的门口，他蹲在这里已经有

两个时辰了，他为的是等候红英。红英原本早就
该下班了，可老板因为活多，便让工人们加班，工
人们为了获取低廉的加班费拼命地干着活。武家
根去了车间远远地看过一眼红英，不过她没有发
现他，所以他就在厂门口等她，他知道她迟早会
走出厂门的。

果然，又等了半个多时辰，红英和一批纱厂
女工有说有笑地走了出来，武家根连忙站起了
身，叫道，红英！


